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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伯拉罕传统与三大一神教
∗

田海华∗∗

【摘要】犹太教、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一神教,因尊奉亚伯

拉罕为族长而共享传承,又被称为“亚伯拉罕的宗教”.本文以«创世

记»、拉比文献、«新约»和«古兰经»的文本分析为基础,探讨它们对亚伯

拉罕的不同建构与诠释.围绕上帝、应许、立约、割礼与献祭的主题,三
大一神教各有其论,呈现三种不同的亚伯拉罕画像,从而表达了各自的

宗教认知历史.犹太人视亚伯拉罕为与上帝立约之父;基督徒视之为

信心之父;对穆斯林而言,亚伯拉罕是一位重要的先知.以亚伯拉罕传

统为基础的三大一神教,具有对话的可行性,这对于理解世界宗教文明

互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.
【关键词】亚伯拉罕;«创世记»;«新约»;«古兰经»;三大一神教

在希伯来«圣经»里,亚伯拉罕( )又名亚伯兰. 他在父亲他拉的带领

下,出了迦勒底的吾珥,前往迦南地,途经哈兰时,就住在那里.① 有关亚伯拉罕

的叙述,主要集中在«创世记»第１１章第２６节至第２５章第１８节中,约有１４章

的篇幅. 亚伯拉罕传统的重要性,源自上帝对他的应许中有两处关键的应许.
一处是上帝先是呼召亚伯兰,对他说:

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,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.我必叫你成为大

国.我必赐福给你,叫你的名为大,你也要叫别人得福.为你祝福的,我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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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世纪的犹太哲学家斐洛(PhiloofAlexandria)在其«论亚伯拉罕»中,以寓意的方法解释了亚伯

拉罕由吾珥到哈兰之旅程的精神意义. 他指出迦勒底流行占星术,因此,亚伯拉罕走出黑暗,睁开心灵的

眼睛,开 启 了 更 具 灵 性 的 道 德 旅 程. 参 见 PhiloofAlexandria, OnAbraham, ６８Ｇ７２,http://www．
earlychristianwritings．com/yonge/book２２．html, AccessedonSeptember１０th,２０２１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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赐福与他;那诅咒你的,我必诅咒他.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.(«创世

记»１２:１—３)①

于是,亚伯兰出了哈兰,前往应许之地迦南.② 从亚伯拉罕的行程来看,他是个

被上帝“拣选”的移民,其行程贯穿美索不达米亚平原. 亚伯拉罕借婢生子以实

玛利. 第二处是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,对他说:

我与你立约,你要做多国的父.从此以后,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,要叫

亚伯拉罕,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.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,国度从你

而立,君王从你而出.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,作永远的

约,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上帝.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,就是迦南地,赐给

你和你的后裔,永远为业.我也必作他们的上帝.(«创世记»１７:４—８)

这里的经文明确指出立约的奖赏就是应许,而且,这一应许是针对亚伯拉罕及其

后裔的. 亚伯拉罕要作多国的父,其后裔要得迦南地为业. 随后,年迈的亚伯拉

罕与妻子撒拉应许得子以撒,并应上帝的吩咐要献之为燔祭. 在犹太教、基督教

与伊斯兰教中,亚伯拉罕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,成为三者共同的族长.③ 因

此,三大一神教又被称为“亚伯拉罕的宗教”(Abrahamicreligions),它们发祥于古

代西亚世界,分享共同的先祖起源和宗教遗产. 但是,犹太人、基督徒与穆斯林

都宣称自己是亚伯拉罕唯一的后裔,是上帝应许的真正承继者. 围绕亚伯拉罕

传统中的应许、立约、割礼与献祭的主题,三大一神教各有其论,呈现三种不同的

亚伯拉罕的画像,从而建构了各自的宗教认知历史. 本文以«创世记»«新约»«古

兰经»为主要的文本考察对象,分别探讨犹太教、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对亚伯拉罕

叙事的不同理解与阐释,从而管窥亚伯拉罕传统与三大一神教的关系.

一、犹太教:亚伯拉罕是与上帝立约的父

在希伯来«圣经»里,亚伯拉罕的出现承接上古史(«创世记»１—１１),下启以

色列支派社会(«创世记»１２—５０). 他是上帝之应许的接受者,也是以色列文明

①

②

③

若非特别说明,本文所引经文均出自和合本«圣经»之“上帝”版.
亚伯拉罕前往迦南的行程(«创世记»１１:２７—１２:９),在«创世记»里被反复提及,并与«申命记»第

３４章第４节形成呼应. 它重复出现,被不同作者编修,并不断地在历史中产生回响,这些都说明它是个轴

心文 本 (pivotaltext). 参 见 Ronald Hendel, “Abram􀆳sJourneyasNexus: LiterarkritikandLiterary
Criticism,”VetusTestamentum６９(２０１９):５６７Ｇ５９３.

FrankE．Peters, TheChildrenof Abraham: Judaism, Christianity, Islam (Princeton:

PrincetonUniversityPress,２００４),１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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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的开拓者. 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,应许将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(«创世

记»１７:８). 对以色列人民族身份的建构而言,这一亚伯拉罕之约具有重要意义.
因此,它不断被纪念,被回溯,旨在凸显上帝与以色列人的立约关系,以及上帝对

以色列人的拣选与眷顾. 正如亨德尔(RonaldHendel)指出的:“对亚伯拉罕的

记忆,可以不同的方式去表达以色列人的身份,去激励人们采取相宜的行动,给

人以安慰,激活社会、宗教或政治理想.”①尤其是,当以色列人面临艰难困苦时,
纪念亚伯拉罕,回想他们的过往,能够激发他们战胜困难的勇气. 在«出埃及记»
里,以色列人寄居埃及,受到法老的苦待,于是,他们叹息哀求. “上帝听见他们

的哀声,就记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.”②(«出埃及记»２:２４)在这

里,上帝纪念与亚伯拉罕等族长的约,成为以色列人脱离苦境的转折点. 因为,
上帝就要施展他的救赎计划,使以色列人从困苦中逆转. 类似的对亚伯拉罕的

纪念,出现在以色列人面对危机的时候. 比如,摩西在西奈山领受十诫后回到百

姓中间,看到他们在拜金牛犊,上帝发烈怒,摩西恳求上帝纪念对亚伯拉罕的应

许,使上帝回心转意(«出埃及记»３２:１３). 此外,在巴比伦被掳期间,上帝决定去

安慰他的百姓,引领他们回归应许之地. 于是,上帝安慰道:

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.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

人的时候,我选召他,赐福与他,使他人数增多.(«以赛亚书»５１:２)

由此可见,每当以色列人身处艰难危险时,对亚伯拉罕的记忆便成为滋养生命与

希望的源头活水,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. 一方面,它可以使上帝回心转意,决定

救赎他的百姓,从而为克服可怕的危机打开一种可能性;另一方面,它使身陷囹

圄的以色列人重燃希望之火,要回归迦南地,重新开始亚伯拉罕最初走过的旅

程,即由巴比伦至应许之地. 无论对上帝还是对以色列人而言,亚伯拉罕连接了

以色列的过去、当下与未来,为反省和行动提供催化剂.③ 因此,先祖亚伯拉罕

指引以色列人的努力方向,成为他们生生不息的内驱力.
亚伯拉罕不仅是古代以色列人的立约之父,也是他们的创始之父,是族长中

①

②

③

RonaldHendel,RememberingAbraham:Culture, Memory,andHistoryintheHebrewBible
(NewYork: OxfordUniversityPress,２００５),３１．

在«利未记»第２６章第４２节,这个表述顺序为:“我就要记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,与以撒所立的

约,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,并要记念这地.”

RonaldHendel,RememberingAbraham:Culture, Memory,andHistoryintheHebrewBible,３２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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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族长.① 他的名字本身包含了“父”( )的意思,因此,上帝立他作“多国之

父”. 犹太文化极为重视血亲与宗族. 在希伯来«圣经»里,古代以色列的历史常

追溯至“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”,他们处于以色列支派之谱系( )的顶端.
其中,亚伯拉罕是首位族长,是每一个以色列家庭的世系源头,享有极大的权威.
作为十二支派之父,雅各的权威来自亚伯拉罕的祝福和应许. 在古代以色列部

族社会,个体的权利和责任都受制于所处的谱系. 以色列民族的谱系边界,由

“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”这三位族长界定,个体只是众多谱系关系中的一个交点.
古代以色列人的宗教生活源于父系的宗族宗教. 在这个以男性为中心的谱系系

统里,以色列男子的宗教身份由他同父系族谱之关系所界定,换言之,他的神就

是以亚伯拉罕为首的父家的神.② 他若离开这个父系宗族关系的谱系网络,就

很难获得社会地位,或说无法立足. 因此,亚伯拉罕作为这个谱系系统的第一族

长,其地位和权威不言而喻.
从立约关系的建立看,亚伯拉罕是古代以色列宗教的创立者,亚伯拉罕的谱

系决定着这一宗教传统的正统性与合法性. 因此,希伯来«圣经»中有关宗族宗

教的叙述,常常以对“父之上帝”③的敬拜为中心而展开,而这位“父之上帝”被称

为“亚伯拉罕的上帝”( ,«创世记»３１:５３;«诗篇»４７:９). 在«创世记»
第１７章,上帝向亚伯拉罕启示了一个新的名字:“我是全能的上帝( ),你

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,我就与你立约,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.”(«创世记»１７:１—

２)“全能的上帝”(ElShaddai)④,最初可能是迦南至高神艾勒(El)的名字,他居

于山地. 除此之外,族长亚伯拉罕的上帝又被称为 “ElElyon”(«创世记»１４:

１９),被译为“至高的上帝”. 在«出埃及记»中,当上帝向摩西启示他的名,并与以

①

②

③

④

亚伯拉罕不仅是位族长,也是一位先知. 在所多玛被毁之前,上帝暗示了亚伯拉罕的先知身份,
认为他能够教导正确的行为规范(«创世记»１８:１７—１９). 在«创世记»第２０章第７节中,上帝明确了亚伯

拉罕的这一身份. 亚伯拉罕从父转化为宗教先知去实现上帝的应许,这体现了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的诉

求. 参见JonD．Levenson,InheritingAbraham: TheLegacyofthePatriarchinJudaism,Christianity&
Islam (Princeton:PrincetonUniversityPress,２０１２),１４１Ｇ１４２.

RonaldHendel,RememberingAbraham:Culture, Memory,andHistoryintheHebrewBible,３４．
“父之上帝”是艾勒(El),也是“以色列的神”(«创世记»３３:２０). 在族长叙述里,他被加上各种名

号,成为族长崇奉的上帝. 比如,以撒的上帝是 ElOlam(«创世记»２１:３３),译为“永生上帝”. 参见 Frank
Cross,CanaaniteMythandHebrewEpic:EssaysintheHistoryoftheReligionofIsrael (Cambridge:

HarvardUniversityPress,１９７３),４６Ｇ６０.
在雅威的圣名启示于摩西之前,ElShaddai是祭司典更喜欢用的上帝之名. 传统上,ElShaddai

被译为“全能的上帝”,这是沿袭七十士译本和武加大译本的用法. 参见JohnDay,YahwehandtheGods
andGoddesses(London:SheffieldAcademicPress,２００２),３２. 在祭司典的叙述里,雅威的启示是个历史

过程,其中,雅威启示于亚伯拉罕及其后裔为 ElShaddai. 参见 ThomasRömer, TheInventionofGod,

trans．RaymondGeuss(Cambridge: HarvardUniversityPress,２０１５),２２６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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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列人更新所立之约时,“上帝( )晓谕摩西说:‘我是雅威. 我从前向亚伯拉

罕、以撒、雅各显现为全能的上帝’”(«出埃及记»６:３). 在此,«摩西五经»中的祭

司典作者将族长上帝与摩西的上帝连接在一起,形成了一个渐进的启示.① 通

过这样的连接,亚伯拉罕的宗族宗教成为以色列民族宗教最为重要的源头,为耶

和华崇拜的形成以及«圣经»一神论的演进提供强有力的依据和支撑. 这种回溯

于父家宗教传统的表述结构,出现在上帝对摩西的神圣显现中. 上帝( )
自我认同为“父之上帝”,并追忆以亚伯拉罕为首的宗族宗教. 上帝对摩西说:
“我是你父亲的上帝( ),是亚伯拉罕的上帝,以撒的上帝,雅各的上帝.”
(«出埃及记»３:６)因此,亚伯拉罕的上帝就是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上帝,是摩

西的上帝,也是以色列民族的上帝.
以色列民族是蒙受上帝应许的民族. 迦南作为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,就是

族长亚伯拉罕跋山涉水后定居的故土. 上帝晓谕摩西:迦南地是我起誓应许给

亚伯拉罕的土地,我要引领他们进入那地,以色列人要以那地为业. («出埃及

记»６:８)在摩押平原,隔着约旦河,遥望应许之地,上帝重申:那地是向列祖亚伯

拉罕等起誓应许的所赐之地,也是他们的后裔为业之地. («申命记»１:８)②在巴

比伦被掳和后圣经时代,对于众多以色列人而言,回到上帝向亚伯拉罕应许的迦

南地,即回到那先祖之地,叶落归根,成为他们最为迫切的期盼. 对此,亨德尔认

为:“对亚伯拉罕的记忆,强化了以色列社会生活之谱系结构的权威,有力地表达

了以色列人的种族与宗教的统一性,并规范了以色列民族的身份与交互作

用.”③至今,在以色列境内,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因土地这一生存空间而引发的

冲突依旧不断. 犹太人坚持认为这块土地是他们先祖的居住地,尽管他们曾经

流散于世界各地,但他们始终怀抱回归故土的坚定梦想. 可以说,希伯来«圣经»
中的亚伯拉罕传统为这样的观念提供了文本和文化记忆的基础.

对于犹太男性而言,割礼是必须遵行的律法. 这一律法是上帝直接言说于

亚伯拉罕的. ９９岁的亚伯拉罕行了割礼(«创世记»１７:２４). 割礼不仅是上帝与

亚伯拉罕立约的标记,也是上帝与所有以色列人立约的标记. 因为,上帝对亚伯

拉罕说:

①

②

③

施密德(KonradSchmid)认为:«创世记»与«出埃及记»是关于以色列起源的两个独立的叙述,祭

司典作者连接并调和了二者,并创制出以色列起源的一种新历史. 参见 KonradSchmid,Genesisandthe
MosesStory: Israel􀆳sDualOriginsinthe Hebrew Bible, trans．JamesD．Nogalski (WinonaLake:

Eisenbrauns,２０１０),２４１Ｇ２４８.
«申命记»反复强调这一点,另参见«申命记»第３０章第２０节和第３４章第４节.

RonaldHendel,RememberingAbraham:Culture, Memory,andHistoryintheHebrewBible,４１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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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.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,
这就是我与你,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,是你们当遵守的.你们都要受割礼,
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.(«创世记»１７:９—１１)

从此,割礼在以色列男丁身体上留下永久的烙印,它见证上帝与以色列人之间永

远的约 («创 世 记»１７:１３). 如 此, 犹 太 男 子 的 身 体, 成 为 集 体 的 社 会 身 体

(collectivesocialbody),借着对亚伯拉罕的记忆而被打上深刻的烙印.① 在犹

太教的传统里,作为立约的标记,割礼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.
此外,«创世记»第２２章第１—１９节讲述了以撒的捆绑(BindingofIsaac).

该故事强调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,要他将儿子以撒献出,作为燔祭. 亚伯拉罕毫

不犹豫地遵从了上帝的意志,捆绑了以撒,将之放在祭坛的柴上. 正如亚伯拉罕

遵从上帝的指示那样(«创世记»１２:１),亚伯拉罕在此倾听神秘的神圣命令,与上

帝同行,坚信上帝的应许. 在故事的末尾,亚伯拉罕再次获得上帝的赐福(«创世

记»２２:１７—１８). 该故事的深层意义在第二圣殿时期和拉比犹太教中得到迅速

扩展.② 犹太学者列文森(JonD．Levenson)指出:在犹太教传统里,以撒的捆绑

(Aqedah),在逾越节(Passover)和新年(RoshHashanah)这两个最为关键的神

圣时刻扮演着核心角色,它至今具有启发性地回荡在仪式中,不只出现在后来的

节期里,也出现在大多数犹太祈祷文中.③ 以撒的捆绑是上帝的一场试验. 它

成为犹太人逾越节仪式的一部分,最早可追溯至«禧年书». 而将亚伯拉罕的起

源赋予逾越节,并融入后来的犹太传统,可以在族长的经历及其后裔之间建立更

为紧密的纽带. 当逾越节植根于以撒的捆绑,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经验反而

成为一种与亚伯拉罕的试验类似的磨难.④ «马加比四书»也记述了亚伯拉罕的

这一故事,并将之作为犹太殉道的模范而加以赞颂(«马加比四书»１６:１６—２０).

①

②

③

④

RonaldHendel,RememberingAbraham:Culture, Memory,andHistoryintheHebrewBible,３３．
参见ShalomSpiegel,TheLastTrial:OntheLegendsandLoreoftheCommandtoAbrahamto

OfferIsaacasaSacrifice (Woodstock:JewishLights,１９９３). 但是,在启蒙运动哲学里,这个故事中的亚

伯拉罕被解读为不道德的宗教狂热的模范. 因为亚伯拉罕被认为谋杀了一个无辜之人. 比如,康德诉诸

道德 律,认 为 亚 伯 拉 罕 应 该 拒 绝 那 个 由 天 而 降 的 上 帝 的 声 音. 参 见ImmanuelKant, Religionand
RationalTheology,trans．Allen W．WoodandGeorgeDiGiovanni(Cambridge: CambridgeUniversity
Press,１９９６),２８３. 中译本为:伊曼努尔􀅰康德ImmanuelKant,«康德论上帝与宗教»[KantonGodand
Religion],李秋零 LiQiuling编译(北京[Beijing]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[ChinaRenminUniversityPress],

２００４),４９４,注释１０.

JonD．Levenson,InheritingAbraham: TheLegacyofthePatriarchinJudaism,Christianity &
Islam,６６．

JonD．Levenson,InheritingAbraham: TheLegacyofthePatriarchinJudaism,Christianity &
Islam,９２Ｇ９３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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久而久之,犹太教将亚伯拉罕视为犹太人委身于上帝意志的典范,同时,注重实

践的犹太人在以撒的捆绑中获得深层的精神动力,盼望实现以色列人的救赎.
在犹太教传统中,亚伯拉罕被视为信奉一神教的典范. 因为,在«约书亚记»

文末,约书亚告诉民众: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“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”(«约书亚

记»２４:２). 亚伯拉罕走出了大河那边. 在犹太史学家约瑟夫(Josephus)的笔

下,亚伯拉罕放弃多神信仰,第一个“大胆地宣告上帝是宇宙独一的创造者”①,
向人们宣扬一神教的真理. 亚伯拉罕遵奉一神的形象,被犹太拉比进一步发

挥.② 及至中世纪,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(MosesMaimonides)指出,亚伯拉罕在

崇拜日月星辰的萨比教徒的社区长大,但他宣称太阳之外还有造物主的存在,以
此抗击偶像崇拜.③ 伴随新的历史处境及其挑战的影响,犹太教对亚伯拉罕的

观念也在发生变化. 在犹太教中,有关亚伯拉罕的叙述并不局限于«创世记»,
«塔木德»等拉比文献不乏对之进行新的解读. 数世纪以来,在犹太教的文本来

源中,亚伯拉罕形象的演化体现了犹太教自身的演进.④ 其实,早在第二圣殿时

期,在犹太教内部就涌现了不同的宗派群体,他们纷纷声称自己才是真以色列,
是亚伯拉罕称义的真后裔. 迈蒙尼德在称颂亚伯拉罕时指出:“正如我们现在所

知,亚伯拉罕这样坚持真理最终得到了人们的广泛承认,好多人都称颂他,为他

而感到自豪,甚至连那些不是他子孙的人也自称是他的子孙.”⑤其中,基督徒群

体便是重要的一支.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约瑟夫Josephus,«犹太古史»[JewishAntiquities],收录于«约瑟夫著作精选»[Josephus: The
EssentialWorks],保罗􀅰梅尔PaulL．Maier编译,王志勇 WangZhiyong译(北京[Beijing]:北京大学出

版社[PekingUniversityPress],２００４),１０. 不过,随着历史批判的兴起,有学者认为亚伯拉罕的叙述形成

于较晚的波斯时期,否定了亚伯拉罕叙述之历史真实性与古老性,指出«圣经»作者建构了以色列的过去.
参见JohnvanSeters, AbrahaminHistoryandTradition (New HavenandLondon: YaleUniversity
Press,１９７５). 另参见 ThomasL．Thompson,TheHistoricityofthePatriarchalNarratives:TheQuest
fortheHistoricalAbraham (Berlin: DeGruter,１９７４).

参见 ThomasL．Pangle,PoliticalPhilosophyandtheGodofAbraham (Baltimore: TheJohns
HopkinsUniversityPress,２００３),１２９,n．１０.

参见摩西􀅰迈蒙尼德 MosesMaimonides,«迷途指津»[TheGuideforthePerplexed],傅有德 Fu
Youde、郭鹏 GuoPeng、张志平 ZhangZhiping译 (济南 [Jinan]:山 东 大 学 出 版 社 [ShandongUniversity
Press],２００４),４６８.

参 见 Jon D．Levenson, Inheriting Abraham: The Legacyofthe Patriarchin Judaism,

Christianity&Islam (Princeton:PrincetonUniversityPress,２０１２),３.
摩西􀅰迈蒙尼德,«迷途指津»,４６９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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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基督教: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

１世纪兴起的基督教,由犹太教的一个支派衍生而出,与犹太教有千丝万缕

的联系. 虽然,初代基督徒都是犹太人,耶稣本人、他的首批门徒以及早期社群

的成员,比如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保罗与巴拿巴等都是犹太人,他们构成了“基督教

的起源”①. 但是,他们对律法和福音的理解对犹太教构成挑战,并引发对亚伯

拉罕传统的不同回应. 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及其后裔,但是,早期基督徒追问:哪

个社群能够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并承受上帝的应许? 针对这样的追问,在新

的历史处境里,亚伯拉罕传统需要被重新解释. 尽管,«创世记»也是基督教的正

典,但是,早期使徒对亚伯拉罕叙事的阐释显然是“为我所用”(appropriation).
其中,最具影响力的演绎出自使徒保罗. 保罗是初期基督教会最具影响力的传

教者,他不仅向犹太人传教,还向外邦人传教. 他从一个迫害基督教会的法利赛

人,转变为教会最具活力的使徒. 他在罗马帝国的早期基督教社群中传播基督

教的福音,足迹遍布小亚细亚、希腊和意大利,并在小亚细亚和欧洲建立了多个

教会,将基督教推广至地中海各地.② 可以说,保罗最早见证了基督教的形成.③

相对于犹太教,保罗对亚伯拉罕的诠释提供了一种关于亚伯拉罕传统的“对立记

忆”(countermemory).④ 在成书于公元１世纪中叶的书信中,保罗强调基督教

会才是上帝的真以色列民(«加拉太书»６:１６),是亚伯拉罕的真正后裔(«加拉太

书»３:２９),是真犹太人(«罗马书»２:２９),从而发展出有别于犹太教的意识,包括

对亚伯拉罕的记忆.
对保罗来说,承受应许的不只是受割礼的人. 无论他们是外邦人还是犹太

人,无论他们受割礼与否,只要他们信,同样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. 保罗在谈论

亚伯拉罕的信与割礼的关系时指出:

他(亚伯拉罕)受了割礼的记号,作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,

①

②

③

④

PaulaFredrinsen, When Christians WereJews: TheFirstGeneration (New Haven: Yale
UniversityPress,２０１８),１．

卢克􀅰提 摩 太 􀅰 约 翰 逊 LukeTimothyJohnson,«新 约 入 门» [TheNew Testament: A Very
ShortIntroduction],陆巍 LuWei译(北京[Beijing]: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[ForeignLanguageTeaching
andResearchPress],２０１５),９２—９９.

PaulaFredrinsen,WhenChristiansWereJews:TheFirstGeneration,２．
相对于传统的文化记忆,“对立记忆”对过去的记忆进行重新诠释,力图批驳、反转或取代先前的

记忆. 参 见 RonaldHendel, RememberingAbraham: Culture, Memory,and HistoryintheHebrew
Bible,４１Ｇ４２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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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他作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,使他们也算为义;又作受割礼之人的

父,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,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,未受割礼而信之踪

迹去行的人.(«罗马书»４:１１—１２)

保罗的说教,不仅在于强调犹太人与外邦基督徒可以同为亚伯拉罕的后裔,
而且,更重要的是,犹太教要求的仪式性割礼,外邦的基督徒无须遵从. 因为,在
保罗的神学里,是信仰而非律法决定了谁是上帝的子民,谁是亚伯拉罕称义的子

孙.① 保罗这么做,是试图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取代摩西律法,将基督教从犹太宗

教中分离出来. 因此,遵从律法并非基督徒称义的必需. 他指出:“律法的总结

就是基督,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.”(«罗马书»１０:４)显然,保罗要宣扬的是,凡是

耶稣基督的跟随者,就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,是承受应许的子孙.② 可以说,
保罗对“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”(«创世记»１２:３)这句话,进行了为我所用的阐

释:将其中的应许从以犹太民族为中心的特定应许,扩展到普天之下的基督徒;
将“万国”转换为“外邦人”,并将之应用于信仰耶稣基督的社群,即由犹太人与外

邦人混合而成的基督教会. 列文森认为:“对保罗而言,最为重要的事情是,将外

邦人编入崇拜以色列人之上帝的社群中. 因为,救世主的降临已经替代了西奈

立约,成为上帝至上的启示.”③而这是个由亚伯拉罕后裔构成的社群,与同样宣

称是亚伯拉罕后裔的犹太社群有根本差异.
在保罗看来,亚伯拉罕是信实的,他生活在摩西领受律法之前,而且,依据

«创世记»第１５章第６节,亚伯拉罕在行割礼之前就是个义人,就是保罗说的因

信称义的人. 保罗明确指出:亚伯拉罕的信,“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,乃是在未受

割礼的时候”(«罗马书»４:１０). 因此,对于外邦的亚伯拉罕后裔而言,仪式性的

割礼是可以赦免的. 那些视亚伯拉罕为范型的基督教社群,是由外邦人和犹太

①

②

③

保罗捍卫因信称义的原则,因为他看到福音的原则受到犹太信徒的威胁. 他理所当然地认为,
亚伯拉罕被称为义的那个信(«创世记»１５:６),就是对耶稣基督的信仰;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(«创世记»

１２:３),就是指福音(«加拉太书»３:８). 赐给亚伯拉罕的福,因着耶稣基督而临到外邦人,成为上帝教会的

完整部分. 将行律法作为被上帝接纳的先决条件,对保罗而言,违背了福音真理,是不能被接受的. 参见

邓雅各J．D．G．Dune,«保罗新观的新视角»[A NewPerspectiveonNewPerspectiveonPaul],王学晟

WangXuesheng译,于«圣 经 文 学 研 究» [JournalfortheStudyofBiblicalLiterature], ２０１６ 年 第 １ 期

[２０１６,Issue１],１２７—１２９.
关于亚伯拉罕后裔的出处,保罗突出属灵的意义,淡化肉身传承. 他指出:“肉身所生的儿女不

是上帝的儿女,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.”(«罗马书»９:８)

JonD．Levenson,InheritingAbraham:TheLegacyofthePatriarchinJudaism,Christianity&
Islam,１７０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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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构成的混合团体,它是由上帝缔造的社群,就是今天所称的教会.① 在«加拉

太书»中,保罗指出:

正如“亚伯拉罕信上帝,这就算为他的义”.所以你们要知道,那以信为

本的人,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.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,上帝要叫外邦人因

信称义,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,说:“万国都必因你得福.”可见那以信为

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.(«加拉太书»３:６—９)

保罗对亚伯拉罕及其割礼的阐释,已经突破了原有的边界,加剧了律法与福音的

冲突,增强了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张力. 律法与福音,各自作为犹太教与基督

教的关键主题,体现了对亚伯拉罕传统的不同关注与解释. 犹太教侧重于亚伯

拉罕对律法的遵从,诸如割礼;而基督教强调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仰. 保罗提倡

普遍主义,要将所有人带到上帝面前. 保罗的普遍主义,使他拒绝割礼,并认为

外邦人无须遵守摩西律法. 因为,对«托拉»规章的遵从,使犹太人已成为一个特

殊的群体,这有违于视犹太人与外邦人为一体的保罗神学.
初代基督徒对摩西律法大多持否定态度,看待犹太割礼更是如此.② 不过,

«新约»中有个例外,那就是«雅各书»第２章第２０—２６节的经文,其强调行为和

信心一样重要. 保罗时代的犹太教被赋予律法主义的特点,认为犹太人以遵从

律法为至上,他们行割礼,守安息日,遵饮食禁忌等. ２世纪基督教护教士和殉

道者 查 士 丁 (Justin Martyr, 约 １００—１６５), 在 与 受 了 割 礼 的 犹 太 人 特 里 弗

(Drypho)的对话中,将象征以色列人与上帝立约标记的割礼转化为它的对立

面,认为那是上帝拒绝犹太人,并让他们受苦的标记,所以,他们会失去土地,城

邑被火焚烧.③ 而拉比犹太教维护割礼的宗教意义. 作为回应,犹太拉比对此

采取拒斥的立场. 关于信仰,为了反击保罗,塔木德时代的拉比同样引述«创世

记»第１５章第６节的经文,指出犹太民族才是有信仰的民族,是信仰民族的后

裔. 据犹太教口传律法集«巴比伦塔木德»记载,割礼就是引导男孩“进入我们的

父亚伯拉罕之约中”,它宣称“若没有割礼的血,天地都不会持久”④. 而且,犹太

①

②

③

④

参见JonD．Levenson,InheritingAbraham:TheLegacyofthePatriarchinJudaism,Christianity&
Islam,７.

基督教对犹太教的改造,不在于改革摩西律法,而在于对它的废除. 基督徒不愿接受«塔木德»
中的说教. 参见FrankE．Peters,TheChildrenofAbraham:Judaism,Christianity,Islam,１６９.

查士丁认为割礼只是个身体上的标记,好叫犹太人可以远离他们对基督和基督徒所行的恶事.
查士丁JustinMartyr,«与特里弗的对话»[DiologuewithDryphotheJew],收录于«护教篇»[Apology],查
士丁JustinMartyr著,石敏敏ShiMinmin译(北京[Beijing]:三联书店[SDXJointPublishingCompany],

２０１４),９３—９４.

BabylonianTalmud,Shabbat１３７b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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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比引述«创世记»第２６章第２—５节的经文,指出亚伯拉罕遵从上帝的命令、律
例和法度,是«托拉»的遵守者.① 此外,拉比犹太教经典«密释纳»也指出:在律

法被颁布之前,亚伯拉罕就遵从了所有律法.② 但是,在西奈山颁布的摩西律法

是后来发生的,亚伯拉罕又是如何遵从呢? 围绕这一议题,犹太教与基督教论争

不断. 从根本上来说,犹太神学与保罗神学的差别并不在于是否有信仰,而是信

仰什么.③ 对于拉比而言,他们所谓的信仰,是对上帝赐给犹太人应许的信仰,
这一信仰首次传递给他们的族长亚伯兰. 而保罗所谓的信仰,是指对耶稣基督

的信仰,他认为耶稣基督成全了赐给亚伯兰的应许,即“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”
(«创世纪»１２:３). 在此,保罗强调«新约»是对«旧约»的应验,以及它与«旧约»之

间的密切关联. 这样的关联也体现在耶稣的家谱中. 正如«马太福音»的开篇直

接将耶稣的家谱溯至亚伯拉罕.
在基督教产生之后,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叙述被赋予重要的象征意义. 对

基督教传统而言,这也是亚伯拉罕作为信心之父的典型表现. 在基督教传统里,
作为一种重要资源,以撒的献祭(theSacrificeofIsaac)被早期教会理解为救赎

历史中耶稣所扮演的角色,尤其是他的受难. 基督教对«创世记»中的这一叙述

进行了精巧而意味深长的重新描述.④ 在早期基督教文学里,逾越节的羔羊与

以撒的献祭发生关联,耶稣被当作逾越节的祭品. 保罗称:“我们逾越节的羔

羊基督,已经被杀献祭了.”(«哥林多前书»５:７)如此,耶稣成了新以撒,上帝

成了新亚伯拉罕. 如 同 亚 伯 拉 罕,上 帝 完 成 了 他 伟 大 的 试 验. «希 伯 来 书»
指出:

亚伯拉罕因着信,被实验的时候,就把以撒献上,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

许的,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.论到这儿子,曾有话说:“从以撒生的才要称

为你的后裔.”他以为上帝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,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

儿子来.(«希伯来书»１１:１７—１９)

对此,列文森指出:“上帝与基督徒在亚伯拉罕的形象中被重新设定,正如耶稣与

①

②

③

④

参 见 Jon D．Levenson, Inheriting Abraham: TheLegacyofthe PatriarchinJudaism,

Christianity&Islam,１４３Ｇ１４５.
参见 Mishnah, Qiddushin１４:４. 中世纪的犹太释经学家拉什(Rashi,１０４０—１１０５)对这段经文

进行评注,也指出:这里的律法采用了复数形式,因此,亚伯拉罕是完全遵从«托拉»的人,包括书写与口述

«托拉». 关于拉什的相关评注,参见https://www．sefaria．org/texts,浏览日期: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１日.
参 见 Jon D．Levenson, Inheriting Abraham: TheLegacyofthe PatriarchinJudaism,

Christianity&Islam,２７.
参 见 Jon D．Levenson, Inheriting Abraham: TheLegacyofthe PatriarchinJudaism,

Christianity&Islam,６６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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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督徒在以撒的形象中被重新设定.”①因此,以撒的献祭这一叙述,在基督论

(Christology)这一基督教核心概念的塑造上,起到了关键作用. 早期基督教神

学对亚伯拉罕的信仰、应许与试验,以基督为中心而进行了巧妙的诠释,厘定了

“旧约”与“新约”的界限,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.

三、伊斯兰教:亚伯拉罕是一位先知

在«古兰经»里,亚伯拉罕化身为伊布拉欣. 他的出现贯穿了整个书卷,而

且,经文明确指出,伊斯兰教就是“伊布拉欣的宗教”,是安拉选择的宗教.② 如

此,亚伯拉罕是犹太人,是基督徒,也是一名穆斯林,但不同的是,穆斯林声称亚

伯拉罕不是多神论者,伊斯兰教才是“亚伯拉罕宗教”的复原,是正教.③ 伊斯兰

教认为,长久以来,亚伯拉罕宗教被犹太教与基督教歪曲和误解.④ 但是,如果

我们将«古兰经»置入其产生的历史环境,并将之与«圣经»经文仔细比照,就会发

现«古兰经»的形成与犹太教和基督教有密切关联,包括对族长亚伯拉罕的解读.
«古兰经»的听众显然对亚伯拉罕的故事已有耳闻,而且,他们对犹太教与基督教

都有所知.⑤ 正如德国阿拉伯语学者诺伊维尔特(AngelikaNeuwirth)所指出

的,«古兰经»不是单独存在的原创经文,它与圣经传统有丰富的互动,它演绎和

渗透了圣经传统,同时又力图遮蔽圣经传统,发展出不同于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先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JonD．Levenson,InheritingAbraham:TheLegacyofthePatriarchinJudaism,Christianity&
Islam,１０２．

«古兰经»２:１３０—１３２.
«古兰经»２:１３５,参 见 马 仲 刚 MaZhonggang译 注,«古 兰 经 注» [Qur􀆳anCommentry],(北 京

[Beijing]:宗教文化出版社[ReligiousCulturePress],２０１４),３７.
参 见 Jon D．Levenson, Inheriting Abraham: TheLegacyofthe PatriarchinJudaism,

Christianity&Islam,８.
在«古兰经»第８７章第１８—１９节中,安拉说:“的确,这确是在前期的经卷中. 伊布拉欣和穆萨的

经卷.”参见伊 斯 梅 尔 􀅰 马 金 鹏IshmaelMaJinpen 译, «古 兰 经 译 注» [TranslationandAnnotationof
Qur􀆳an](银川[YinChuan]:宁夏人民出版社 [NingxiaRenminPress],２０１６),４７８. 此外,«古兰经»多次

提到«托拉»与福音. 参见«古兰经»３:６５—６８,７:１５６—１５８. 关于«古兰经»与«圣经»之间的密切关系,参

见 Abdulla Galadari, Qur􀆳anic Hermeneutics: BetweenScience, History, andtheBible (London:

BloomsburyAcademic,２０１８),５９Ｇ８２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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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术,实现由摩西到穆罕默德的转变.① 麦加和麦地那不仅是宣讲«古兰经»的

两处不同的地方,而且,也是对«圣经»有不同释义的两地,呈现了对«圣经»不同

的选择性重读.② 尽管,从文学形式上看,«古兰经»与«圣经»迥然相异,但是,
«古兰经»谙熟«圣经»的言说模式,尤其是“先知的言说”③. 此外,«古兰经»对希

伯来«圣经»进行了选择性释义,其对亚伯拉罕等犹太族长的回忆,构成«古兰经»
推行自身预言信息的组成部分.④ 在«古兰经»的叙述里,亚伯拉罕是一位先知,
是起始于亚当而终于穆罕默德的先知链条中的一位.

在犹太传说里,亚伯拉罕就挑战了偶像,宣称上帝的独一性,这成为他出现

在伊斯兰教中的重要原因.⑤ 与犹太拉比的表述相似,在«古兰经»中,伊布拉欣

被描述为偶像崇拜的抵制者. 安拉说:“当时,伊布拉欣对他父亲阿宰尔说:‘你

把偶像当作主宰吗! 据我看来,你和你的宗族,的确在明显的迷误中.’我这样使

伊布拉欣看见天地的国权,以便他成为坚信的人.”⑥在论及伊布拉欣的顺从、正

直与一神论之后,在«古兰经»第６章第１６１节中,安拉的使者说:“我的主确已引

导我一条正道,它是一个正确的宗教,是伊布拉欣的正统宗教,他不是多神教

徒.”⑦为了宣扬伊布拉欣在抵制偶像崇拜中的作用,«古兰经»声称伊布拉欣因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参见安格莉卡􀅰诺伊维尔特 AngelikaNeuwirth,«‹古兰经›研究与历史批判语文学———‹古兰

经›对‹圣经›传统的演绎、渗透和遮蔽»[Qur􀆳anicStudiesandHistoricalＧCriticalPhilology: TheQur􀆳an􀆳s
Staging,PenetratingandEclipsingofBiblicalTradition],张嘉麟ZhangJialin、宋文佳SongWenjia等译,
收录于沈卫荣ShenWeirong、姚霜 YaoShuang编,«何谓语文学: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和实践»[WhatIs
Philology: TheMethodologyandPracticeofModern Humanities] (上 海 [Shanghai]: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

[ShanghaiClassicsPublishingHouse],２０２１),２２７—２９４. 诺伊维尔特认为,在古典时代晚期的阿拉伯半

岛,«古兰经»是特定群体的产物,它受到拉比犹太教与早期基督教之智性传统的影响,发挥着仪式功能.
参见 AngelikaNeuwirth, TheQur􀆳anandLateAntiquity: AShared Heritage,trans．SamuelWilder
(NewYork: OxfordUniversityPress,２０１９),３Ｇ４.

参见安格莉卡􀅰诺伊维尔特,«‹古兰经›研究与历史批判语文学———‹古兰经›对‹圣经›传统的

演绎、渗透和遮蔽»,２８４.

AngelikaNeuwirth,TheQur􀆳anandLateAntiquity:ASharedHeritage,３４７．
参见SidneyH．Griffith,TheBibleinArabic: TheScripturesofthe “PeopleoftheBook”in

theLanguageofIslam (Princeton:PrincetonUniversityPress,２０１３),９５Ｇ９６.
参见 Jon D．Levenson, Inheriting Abraham: The Legacy ofthe Patriarchin Judaism,

Christianity&Islam,１３７. 在穆斯林传统和«古兰经»里,亚伯拉罕是作为首位一神教者出现的,他能自

觉地认出上帝. 参见ShoshBenＧAri, “TheStoriesaboutAbrahaminIslam: AGeographicalApproach,”

Arabia５４(２００７):５３７.
«古兰经»６:７４—７５. 参见伊斯梅尔􀅰马金鹏译,«古兰经译注»,１０８—１０９.
马仲刚译注,«古兰经注»,３２１. 伊斯兰教借鉴了犹太米德拉什(JewishMidrashim)关于亚伯拉

罕崇拜一神的论述,并在伊斯兰教的世界里对之进行了改编. 对于初创时期的伊斯兰教而言,铲除偶像

崇拜的异端是最为主要的任务. 因此,亚伯拉罕抵制其父亲之偶像的故事叙述,在«古兰经»中得到详尽阐

述. 参见ShoshBenＧAri, “TheStoriesaboutAbrahaminIslam: AGeographicalApproach,”５３０,５３４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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斥责他人崇拜偶像而被投入火中,但真主安拉显示大能,使其在火焰中奇迹般地

存活.① «古兰经»反复强调伊布拉欣拒绝偶像崇拜的经验,突出他在宣扬一神

教中的先驱角色. 如此,穆斯林成为伊布拉欣一神宗教的践行者和跟随者. 而

且,伊布拉欣到访麦加,为麦加祈祷,祈求安拉将他的子孙定居在麦加,就在麦加

的圣所旁.② 作为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,麦加朝觐同伊布拉欣密切相关,包括各

种相关的仪式和风俗.③ 这改变了«创世记»中对应许之地的期盼与依赖,而伊

布拉欣子孙的居住地,实现了由圣地(HolyLand)到阿拉伯半岛的转化.
在«古兰经»里,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故事,以简短而隐秘的形式出现. 安

拉说:

他(伊布拉欣)说:“我是走向我的养主的.他将引导我.我的养主哇!
求你赐我一个清廉者吧!”于是我用一个宽厚的男孩给他报喜􀆺􀆺他说:“哎

我的孩子呀! 我在睡中看到的,的确,我在宰你,你看怎么办?”他说:“我的

父亲啊! 你依命行事吧! 若安拉要时,你会发现我是一个忍耐者.”当他俩

遵命而行,并把他撂倒时,我招呼他说:“哎伊布拉欣啊! 你确已实践了.”的

确,我这样报酬行善的人们.的确,这确是明明的考验.我用一大的赎了

他.我让他在后人中留下了赞美.平安是降给伊布拉欣的.④

在此,伊布拉欣在梦中看到要宰杀他的儿子. 无名的儿子催促他的父亲“依命行

事”,并自称献身安拉的“忍耐者”. 只见伊布拉欣撂倒儿子要宰杀,刀却不起作

用. 这场考验因神圣干预而终止. 伊布拉欣因通过考验而备受赞颂. 这个故事

①

②

③

④

参见«古兰经»２１:５１—７１. 这一叙述体现了穆斯林传统对«圣经»故事的重构. 参见ShoshBenＧ
Ari, “TheStoriesaboutAbrahaminIslam: AGeographicalApproach,”５４０.

参见«古兰经»１４:３５—４１. 在此,麦加被称为起初的耶路撒冷. 在将麦加“圣经化”的过程中,麦

加的仪式与历史,唯有亚伯拉罕可以深度参与其中. 亚伯拉罕作为麦加仪式的创立者,其作用体现了«古

兰经»社群的一种基本的新想法,即认可他们同亚伯拉罕的关系,并将他们的传统与之相关联. 参见

AngelikaNeuwirth,TheQur􀆳anandLateAntiquity:ASharedHeritage,４０１Ｇ４０２.
参见ShoshBenＧAri, “TheStoriesaboutAbrahaminIslam: AGeographicalApproach,”５４２.
«古兰经»３７:９９—１１３. 其中,“走向我的养主”是指从昧者处迁至安拉处. “撂倒时”意指伊布拉

欣使他儿子侧倒在地上,用刀宰杀他,但刀不起作用. “一大的”是一只来自天堂的大公羊. 参见伊斯梅

尔􀅰马金鹏译,«古兰经译注»,３５３—３５４. 伊布拉欣摧毁偶像的描述,主要受到犹太教圣徒传记传统的影

响,是对“十诫”中“不可雕刻偶像”的肯定,反映了上帝的使者遭到麦加异教徒的冒犯. 在此,伊布拉欣建

构了以精神的上帝自身为基础的一个新的谱系,它超越了血缘关系. AngelikaNeuwirth, “A ‘Religious
Transformationin Late Antiquity􀆳: Qur􀆳anic Refiguration of PaganＧArabIdeals Based on Biblical
Models,”inTheQur􀆳an􀆳sReformationofJudaismandChristianity,ed．HolgerM．Zellentin(London:

Routledge,２０１９),７１Ｇ７２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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叙述“呈现了一位值得效仿的敬虔的典范,与当下仪式实践中的应有品德产生共

鸣”①. 而这一叙述中的儿子,面对父亲的宰杀,毫无畏惧,自愿献出自己. 在这

里,儿子是个殉道者. «古兰经»对«创世记»第２２章第１—１９节中以撒的捆绑进

行了完全不同的解读,那就是伊布拉欣不是靠自己而是因其子的决定而解决了

献祭的难题. 对上帝的顺从不再超越人所能够忍受的,解决难题的功劳在于父

子之间的协同.② 而且,经文在此强调的,是伊布拉欣对安拉的信仰,不是他在

族长谱系中的身份. 如此,他从族长典范转变为宗教典范. 诺伊维尔特认为,在
麦加时期,«古兰经»的群体经历了抗击偶像崇拜之旧秩序的宗教运动,将伊布拉

欣提升到文化更新之英雄的高度. 而在麦地那时期,伊布拉欣同朝圣的前奏仪

式相关,其高潮部分就是献祭仪式的再现. 献祭仪式是朝觐中核心的宗教仪式.
因此,伊布拉欣在穆斯林通过献祭仪式而表达敬虔上发挥重要作用,成为朝觐仪

式的创建者.③

与基督教类似,伊斯兰教试图将亚伯拉罕从注重肉与血的犹太教中剥离出

来. 不过,在此议题上,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具有极为重要的差别. 在历史的意义

上,基督徒接受的教导强调出自亚伯拉罕的后裔才是根本的,但这要通过基督教

信仰实现,而不是生为一名犹太人,或皈依犹太教. «创世记»在犹太教与基督教

都享有正典地位. 当中关于谁是亚伯拉罕之应许的继承者这一问题,犹太教与

基督教保持高度敏锐的警觉. 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出自儿子以实玛利还是以撒,
二者争论不断. 但是,穆斯林不会考虑这一问题,而且,明确拒绝了经由以撒的

亚伯拉罕子孙的优先权,因为,他们不会将«创世记»视为正典,重要的是,要与犹

太人有分别. 尽管,关于无名儿子的身份,伊斯兰教学者也争论不休,莫衷一是.
但是,自«古兰经»开始,伊斯兰教的教导重新解释了犹太传统,认为上帝对后裔

的应许是不重要的,而将应许仅限于伊布拉欣个人,使之成为人们的模范.④ 因

此,«古兰经»对伊布拉欣之子的身份保持缄默,体现了一个更大更非同寻常的差

别,它不同于犹太教与基督教对这一故事的理解.⑤ 在«创世记»第２２章,上帝

对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的应许,只能通过以撒来实现,因为,唯独以撒是亚伯拉罕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AngelikaNeuwirth,TheQur􀆳anandLateAntiquity:ASharedHeritage,３９３．
参见 AngelikaNeuwirth,TheQur􀆳anandLateAntiquity:ASharedHeritage,３９４.
参见 «古 兰 经»２２:２６—２８. 另 参 见 AngelikaNeuwirth, TheQur􀆳anandLateAntiquity: A

SharedHeritage,３９４Ｇ３９６.
参见«古兰经»２:１２４.
参 见 Jon D．Levenson, Inheriting Abraham: TheLegacyofthe PatriarchinJudaism,

Christianity&Islam,１０５. 与«圣经»不同,«古兰经»没有试图创建一个可追溯于伊布拉欣的生物学族

谱. ShoshBenＧAri, “TheStoriesaboutAbrahaminIslam: AGeographicalApproach,”５５０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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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约的继承者,而以实玛利被明确排除在外(«创世记»１７:２１). 但是,«古兰经»
秘而不宣这儿子的身份,说明选民的问题对这个故事叙述来说是不重要的. 不

过,«古兰经»高举以实玛利(又译“伊斯玛仪”),使之扮演关键角色,指出伊布拉

欣与伊斯玛仪一道洁净了安拉在麦加的天房①,一同参与崇拜仪式,加固天房的

基础,接着,伊布拉欣向安拉祈祷.② 经文突出父子在创立圣所中共同发挥的作

用,为穆斯林的朝觐奠定基础. 在此,祷文呈现了对麦加圣所的一种新观念. 诺

伊维尔特指出,伴随伊斯玛仪的参与,阿拉伯的起源建立在圣所的根基之上,下

一步是实现崇拜仪式的阿拉伯化.③ 由此,麦加成为新耶路撒冷.
由上述可知,圣经传统构成«古兰经»著述的重要来源之一. 显而易见的是,

«古兰经»对«创世记»中的亚伯拉罕传统进行了革新,或是伊斯兰教化的阐释.
«古兰经»中亚伯拉罕的形象不是单一的.④ 诺伊维尔特认为:“在麦加中期,当

出现的宗教社群发展出对上帝之圣经子民的意识的时候,他们对圣典的关注成

为主导趋势,同时,他们将自身同麦加本地的崇拜仪式相疏离,这是体现在«古兰

经»中的一个转折点,其中,«圣经»人物和叙述取代了更早期的阿拉伯场景.”⑤

如此,在«古兰经»里,«圣经»中的亚伯拉罕跃升为典范,成为一个破除父家偶像

崇拜的先驱者. 他由此获得尊贵的祝福,即 “平安降于他”,被赋予信实的品

德.⑥ 换言之,«古兰经»通过拔高他的精神角色,替代了«圣经»中认为的亚伯拉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在«古兰经»第２章第１２５节中,安拉说:“我使这间房子成为人们的归宿和安全地,你们把伊布拉

欣的站立处当做礼拜之处! 我嘱咐伊布拉欣和伊斯玛仪,为巡礼和静居哲们,以及鞠躬叩头的人们清洁

我的房子吧.”参见伊斯梅尔􀅰马金鹏译,«古兰经译注»,１６.
参见«古兰经»２:１２６—１２９. 在此,伊布拉欣的祈祷文可以理解为祈求“天房之圣洁”的祷文,它

源自«列王纪上»第８章第１４—６１节中所罗门针对耶路撒冷圣殿之圣洁的祷文. «古兰经»反复强调伊布

拉欣与伊斯玛仪协同建立圣所. 伊斯玛仪参与麦加天房的创建,正如以撒参与耶路撒冷在摩利亚的祭祀

点的创建,或者,按照寓意的说教,如同基督在骷髅地创建祭祀点. 不过,在«古兰经»中,这一父子之间的

协同合作,缺乏神话的维度,而在犹太教与基督教传统里,父子之间的协同因献祭的重要神学观念而被选

择. 参见 AngelikaNeuwirth,TheQur􀆳anandLateAntiquity:ASharedHeritage,４００.
参见 AngelikaNeuwirth,TheQur􀆳anandLateAntiquity: AShared Heritage,４０１. 麦加的

“天房”与耶路撒冷的“圣殿”,在词源上有密切关联,渗透着象征主义(typology)的力量. 参见 Angelika
Neuwirth, “A ‘ReligiousTransformationinLateAntiquity’: Qur􀆳anicRefigurationofPaganＧArabIdeals
BasedonBiblicalModels,”８１.

«古兰经»中有两个亚伯拉罕. 一个是出自«创世记»并受到犹太米德拉什渲染的具有传奇色彩

的亚伯拉罕. 另一个是携同妻子夏甲与儿子以实玛利移居阿拉伯的亚伯拉罕,他最终定居在麦加,建造

天房,制 定 穆 斯 林 在 朝 觐 中 遵 守 的 仪 式 惯 例. 参 见 FrankE．Peters, TheChildrenof Abraham:

Judaism,Christianity,Islam,１７０.

AngelikaNeuwirth, “A ‘ReligiousTransformationinLateAntiquity’: Qur􀆳anicRefigurationof
PaganＧArabIdealsBasedonBiblicalModels,”７１．

参见«古兰经»５３:３７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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罕建构了一个享有特权的谱系的观念. 相对于犹太教与基督教而言,«古兰经»
强调先知的谱系,提供一种对立谱系(counterＧgenealogy),即以立约取代血统.①

因此,在麦地那晚期,亚伯拉罕已被描述为上帝的首位纯粹仆从,他尊奉一神,而
无须摩西律法的指引. 重要的是,亚伯拉罕出现在穆斯林的日祷文里,与穆罕默

德连接在一起:“上帝祝福穆罕默德与穆罕默德之家,正如祝福亚伯拉罕与亚伯

拉罕之家.”②这说明«古兰经»的社群在阿拉伯半岛经历了一个仪式的转变,即

从以朝觐和献祭为主导的仪式,转变为以个人敬虔为基础的一种新的口头事奉.
通过这样的逐步改造,亚伯拉罕成为伊斯兰教中最为重要的先知之一.

结语

在犹太教里,亚伯拉罕的事迹,正如«圣经»所描述的,不仅被赋予历史的确

定性,而且,犹太教的拉比以«圣经»叙述为基础,作出进一步的演绎,认为亚伯拉

罕传授了一神论,摧毁了他父家的偶像,实践了整个律法. 在基督教里,耶稣基

督向亚伯拉罕显现,并与之交谈.③ 而在伊斯兰教里,亚伯拉罕与其子以实玛利

一道,洁净了麦加的至圣所,清除天房里的偶像. 三者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亚伯拉

罕传统. 对保罗而言,信仰基督的基督徒就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,如同以撒那

样(«罗马书»９:７);而非基督徒的犹太人,被贬低至以实玛利的地位,即为奴的子

孙,属于旁支的世系,是受诅咒的(«加拉太书»３:６—１８,４:２１—５:１). 不过,在后

来的伊斯兰教传统中,以实玛利得到突出和高举,他与亚伯拉罕一起共建圣所,
洁净圣所,这形成了另一种对亚伯拉罕的对立记忆. 三大一神教对亚伯拉罕作

出了具有冲突意义的阐释,发展出各自的亚伯拉罕传统. 亚伯拉罕成为它们彼

此差异的节点,而不是具有共同性的节点. 这个复杂的范式是三大宗教相互依

存并相互影响的结果.④ 作为犹太人、基督徒与穆斯林文化身份中深层植根的

部分,对亚伯拉罕的记忆,持续发挥着强有力的宣称作用. 基于此,亨德尔指出:
“讲述亚伯拉罕故事的民族,在表达其身份与命运上具有目的论的性质,这些记

①

②

③

④

参 见 Angelika Neuwirth, “A ‘Religious Transformationin Late Antiquity’: Qur􀆳anic
RefigurationofPaganＧArabIdealsBasedonBiblicalModels,”７４. 关于«创世记»中的亚伯拉罕之约,«古

兰经»亦有提及. 参见«古兰经»２:１３０.

AngelikaNeuwirth, “A ‘ReligiousTransformationinLateAntiquity’: Qur􀆳anicRefigurationof
PaganＧArabIdealsBasedonBiblicalModels,”８３．

参见查士丁,«与特里弗的对话»,２０６. 另参见«约翰福音»８:５６.

JonD．Levenson,InheritingAbraham:TheLegacyofthePatriarchinJudaism,Christianity&
Islam,１０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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忆通过他们持续不断的修正成为最为重要的部分.”①在现今社会,亚伯拉罕传

统下的三大一神教,在冲突中互相依存,并以各种方式依旧影响着我们. 因此,
三者进行对话与沟通是必要的,也是可行的.② 这对于理解宗教对话与世界宗

教文明互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.

①

②

RonaldHendel,RememberingAbraham:Culture, Memory,andHistoryintheHebrewBible,４２．
参见彼得􀅰奥克斯PeterOchs,«亚伯拉罕宗教的神学政治学:一个犹太教的视角»[Abrahamic

TheoＧPolitics: AJewishView],蒋立群JiangLiqun译,于«民族论坛»[MinzuTribune],２０１２年第３期

[２０１２,Issue３],１８—２６.


